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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史傳到舞臺─昭君故事敘事的多層次覆載 

侯雲舒 

摘 要 

在中國文學文本中「王昭君」是一個不斷被重複覆寫的對象，由最早

僅是因為《漢書》記載漢代與匈奴和親史實中的一個僅有名字而無形象塑

造的掖庭待詔，到憤慨迸發、指責官吏昏昧「滿朝文武皆無用，教我昭君

去和番」，大有家國擔當的女英雄，王昭君由史書中的「工具人」作用，漸

次被不斷增飾，最終成為戲曲舞臺上血肉飽滿的主角一再登場。本文選取

在昭君書寫中具有重要影響性及特色的史傳《漢書》、《後漢書》及戲曲文

本《漢宮秋》、《和戎記》、《吊琵琶》乃至於現代戲劇《王昭君》及臺灣新

編實驗戲曲《青塚前的對話》等，觀看昭君敘事在不同時代下的書寫策略。 

* 

 
* 侯雲舒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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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昭君出塞〉是戲曲舞臺上膾炙人口的經典老戲之一，從元代馬致遠

《漢宮秋》雜劇，到現當代兩岸各劇種的戲曲創作，由古至今昭君故事的

舞臺再造從未稍歇。由此可見，即使昭君的相關紀錄最早見於《漢書》，並

且相對於史事的記敘，《漢書》對於昭君本人的描述其實偏向於簡略，但仍

不影響後世文人對於昭君故事的踵事增華。不論在詩歌、散文、傳奇、變

文以及戲曲、現代戲劇等各式文學體裁，以昭君為題的作品數量龐大，擴

及各文體，但是我們現今仍能看到昭君故事不斷在被重新詮釋或創作的是

在戲曲的舞臺之上。原因無他，因為只有舞臺上的昭君能夠在視覺中重現，

並且開口直接為自己發聲。本文選擇了史書《漢書》、《後漢書》，戲曲劇本

《漢宮秋》、《和戎記》、《吊琵琶》及現代戲劇《王昭君》和實驗戲曲《青

塚前的對話》，由漢代至現代七種文本，做為觀察對象，觀看昭君故事由史

傳中的史籍記錄，如何在之後經由文人之手及民間創作，改變了敘述策略，

而使之活躍於舞臺並傳之久遠。 

二、昭君敘事在史傳中的發軔 

以史筆記錄王檣事蹟見於《漢書•元帝紀》：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

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

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1 

這段文字對於王檣的背景資料並無提及，只有身分為「待詔掖庭」，並且由

文意推之，敘述的重心在於元帝為嘉賞呼韓邪單于來朝，且「願保塞傳之

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以王檣作為賞賜，因此紀為元帝紀，重心以

帝王紀事為主，且以漢為上位之主，匈奴則處於邊境從屬之位，而王樯僅

是一件被物化的賜贈「禮物」，因此王檣並無被進一步描述的必要。再看另

一則記錄《漢書》〈匈奴傳〉：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

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

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

 
1 班固：〈元帝紀〉，《漢書》卷 9（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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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

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2 

在此傳中初次出現「昭君」為王牆之字，且其身分為「後宮良家子」，但此

段敘事之重心仍與〈元帝紀〉相仿，王昭君並非史實記敘事件的主要著眼

點，而是附屬於呼韓邪單于主動來朝歸順的事件之上，其具體的影響在於

單于獲得賞賜昭君後，邊境從此安寧。同在〈匈奴傳〉有另一段紀錄可資

後續： 

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

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絫

若鞮單于。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

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

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

于居次。3 

這段史實對於昭君和親後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她獲得寧胡閼氏

的封號，且育有一子。之後呼韓邪單于去世，昭君再嫁復株絫單于並育有

兩女。我們以在《漢書》中的王昭君被紀錄下來的三個段落觀之，她只是

在漢朝和親政策下的一個附屬品，並不需要針對她多做描述或說明，且有

再嫁紀錄，這也留給了後世衛道人士對於昭君並非從一而終，或未守婦德

而加以責難的一個理由。 

昭君再次出現於史書中，是范曄《後漢書》中的記載：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

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嬙，4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

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

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

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

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

 
2 班固：〈匈奴傳〉，《漢書》卷 94，頁 3803。 
3 同上註，頁 3807。 
4 《史記》、《漢書》與《後漢書》中，對於王昭君之字有檣、牆、嬙之不同寫法，本文依照

原文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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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

于閼氏焉。5 

《後漢書》這段記錄相較於《漢書》而言有長足的進展，尤其在敘事的細

緻度上，除了補足《漢書》在記載昭君的片面性外，更將敘事重心轉移到

昭君身上。我們看到繼《漢書》之後，《後漢書》將昭君在匈奴的後續勾勒

出來，其一是昭君之子的被殺，其二是幫昭君的二嫁做了轉圜，因為呼韓

邪單于死後，她曾「上書求歸」，卻被成帝否決並要求她從胡俗嫁給繼位單

于，因此她是在君命之下被迫再嫁。除此之外，范曄幾乎是近似以小說家

之筆，填充了昭君的性格部分，6將她在後宮數載不得志的心情轉化成為行

動，因為「積悲怨」而自請入匈奴。她的一股悲怨全部化為臨辭大會那一

剎那「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的華麗出場，既使這

一次是最初也是最後，人物在此有了立體的性格，同時也讓閱讀者有了視

覺上的畫面。在《漢書》中並未對昭君的容貌有所著墨，但是當我們看到

昭君登場時「帝見大驚，意欲留之」的反應，當下就可以體會元帝那既驚

且恨的悔恨心情。在不到兩百字的記敘中，我們清楚的看到范曄將王昭君

做為一個故事的主角，也做為一個和親的被犧牲者，她的悲苦基調被定調

了下來。 

三、雜劇《漢宮秋》的抒情敘事視角 

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可能是第一個將王昭君故事寫成戲曲形式並

現存於世的作品，7戲曲作品不同於史傳或是文學作品，它必須兼顧舞臺上

的可演性，以及角色分類的行當特性，同時還必須考慮音樂性及表演程式

的可看性等等元素，因此，戲曲文學往往比單純的敘事文學更須注意事件

間的連貫性。元雜劇為單一主角制，所以作家在選擇正旦或正末主唱時，

無疑就決定了劇本的敘事觀點。馬致遠《漢宮秋》是末本，以漢元帝為主

 
5 范曄：〈南匈奴列傳〉，《後漢書》卷 89（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941。 
6 事實上，范曄《後漢書》的成書，距離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 33 年）昭君和親至少 450

年以上的時間，因此這段不算短的期間，不論文人或是民間都對創作昭君故事有所發展，

如東漢《琴操》下卷〈怨曠思惟歌〉、西晉葛洪《西京雜記》卷 2〈畫工棄市〉、西晉石崇

〈王明君詞〉以及此時期大量出現的歌詠昭君詩作，雖然沒有有力證據證明范曄在記敘這

段史實時，受到上述作品的影響，但我們應該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7 這樣的說法可能具有武斷性，因為就鍾嗣成《錄鬼簿》中的記載，元代以昭君為主題的雜

劇作品共有四部：關漢卿《漢元帝哭昭君》、馬致遠《漢宮秋》、吳昌齡《月夜走昭君》、

張時起《昭君出塞》，但是除了《漢宮秋》之外，其餘三部劇作皆已亡佚。而關漢卿的生

存年代應早於馬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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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角色，選擇了將唯一發言權交給了帝王，因此他扭轉了除《漢書》之外，

以王昭君為主述對象的歷來傳統。8 

《漢宮秋》雜劇的問世，對於之後昭君戲曲的創作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主要在於馬氏為這個故事做出了許多改變及創新。其一，以元帝為敘事主

角。如前所述，《漢宮秋》為末本雜劇，因此唱詞全由正末行當的元帝擔

綱。雜劇中的唱詞負有抒情的最大功能，而戲曲創作最重角色的抒情摹

寫，所以握有抒情能力的角色便具有敘事主體的發言權。在《漢宮秋》之

前，漢元帝在昭君故事中幾乎無足輕重，當然史傳中他以元帝紀成為被敘

述的主體，但卻是經由史官之眼加以論述，並不是由元帝親身述說。馬致

遠不但改變了敘事主體，將發言全交給元帝，並且塑造了一個多情元帝的

形象： 

（梅花酒）呀！俺向著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兔早迎霜。犬褪

得毛蒼，人搠起纓槍，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餱糧，打獵起圍場。

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

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回廊；繞回

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

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裡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9 

這是《漢宮秋》最為膾炙人口的兩個曲牌，將昭君離去後元帝的強烈思念

與自責情緒透過抒情唱段躍然紙上，根本上改變了原本只是故事中一個平

面人物的存在，搖身一變成為抒情主體。其二，推翻了史傳裡王昭君前往

匈奴成為閼氏以及之後的所有後續敘述。王昭君在第三折的最末，馬致遠

是這麼處理的： 

（旦問云）這裡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江，番漢交界去處。

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旦云）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澆奠，

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

矣，尚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嘆科，云）嗨！

 
8 當然，如果關漢卿的《漢元帝哭昭君》未曾亡佚，以劇名來推測，應該也是末本，因此這

個敘事觀點的改變自應由關漢卿開始。事實上，這種以男性為主的敘事視角，也同樣發生

在唐明皇與楊貴妃愛情故事的雜劇《梧桐雨》之中。 
9 馬致遠：《漢宮秋》第 3 折，收入臧懋循輯：《元曲選》（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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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

號為青塚者。10 

馬氏讓王昭君根本沒入匈奴，而是讓她跳江全節，保有了從一而終的婦節。

這一違反史實的寫法，滿足了昭君做為漢族美女不能嫁入外族異地成為胡

人婦的民族潔癖，對她與元帝的短暫感情做出圓滿的處理，這樣也才能讓

元帝在第四折夢中見到昭君且對她寄予無限思念有了敘事的合理性。其

三，塑造了胡強漢弱的國家形勢。馬致遠處在被外族統治的元代，除了失

去科考做為經世致用的人生目標外，做為一個漢族文人在心理層面上的抑

鬱是可以想見的。因此，在《漢宮秋》中馬氏設定了「漢弱胡強」的背景，

在某種形式上也反映了他己身所處時代的困境。不過，這種背景上的反正

史做法，並非始於馬致遠，在石崇的〈王明君辭序〉就已經先發其端：「匈

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11我們以敘事操作的考量

來看，這樣的設定當然比正史上漢賜婚匈奴的和親模式更加具有戲劇上的

張力以及衝突性。因為在《漢宮秋》中，元帝是先見到了昭君，且封為「明

妃」並和她共度了短暫的美好愛戀時光，因此當匈奴指名討索昭君時，元

帝將她交出去乃是迫於形式的不得不然。其四，創造出一批無用之臣，增

加敘事上的衝擊性。《漢宮秋》中增出了兩個新角色，概括了元帝身邊臣子

們的軟弱無用： 

（外扮尚書，丑扮常侍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秉軸持鈞政

事堂，只會中書陪伴食，何曾一日為君王。某尚書令五鹿充宗是

也。這個是內常侍石顯。12 

設計出無用之臣在敘事策略上是有其必要性的，一方面由臣子的口中說出

沉溺美色易招致亡國的「歷史諍諫」；另一方面也可把對元帝的無能想像轉

移給臣子們的腐敗軟弱。當元帝需要有力奧援時，他們只求自保的形象，

成為敘事行進中一股不可或缺的負面力量。因此也給予了元帝「滿朝文武

皆無用」的憤懣與喟嘆宣洩之機： 

（鬥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把江山屬俺炎劉？

─全虧韓元帥九里山前戰鬥，十大功勞成就。恁也丹墀裏頭，

枉被金章紫綬；恁也朱門裡頭，都寵著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

殃及家人奔驟。似箭穿著雁口，沒個人敢咳嗽。吾當僝僽，他也、

 
10 馬致遠：《漢宮秋》第 3 折，頁 7。 
11 見蕭統：《昭明文選》卷 27（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98。 
12 馬致遠：《漢宮秋》第 2 折，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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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什麼殺父母冤仇？休、

休，少不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呵，空掌著文武三千隊，中

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13 

其五，改變昭君主動和親的動機。《後漢書》中的昭君，為了「不得見御」

的悲怨之情而自請和親，馬致遠將其轉化為為了救國挺身而出：「妾既蒙陛

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

使得原本昭君只是被動的被送入匈奴的平面形象，被強化成為國家的救援

者，在形象上創造出非常大差異。14其六，將負面角色完整化。西晉葛洪《西

京雜記》卷 2〈畫工棄市〉一則，最早出現畫像與畫工這兩項元素在昭君故

事中：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

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

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15 

但是並未指明想幫王嬙畫像卻遭拒的畫工是誰？僅在文中提及：「畫工有杜

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16但是馬致遠除了採用《西京

雜記》所提供的元素外，為了戲劇人物的周延性也為了角色的所能製造的

衝突性，完整了毛延壽這個製造事件的角色設定。原本的畫工身分被提高

為中大夫之職，且自報家門：「為人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謅佞奸

貪，一生受用不了。」、「大塊黃金任意撾，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

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17除此之外，毛延壽在一開始的楔子中，就已惡行

敗露逃往匈奴，將畫像獻給單于並慫恿他向漢索要昭君，否則興兵來犯，

將毛延壽構成昭君出塞的重要情節發動者。由此之後的許多小說、戲曲作

品在挪用毛延壽這個角色元素時，大都受馬致遠影響。其七，新創元帝與

昭君間的愛情書寫。戲曲的抒情特質決定了情感在文本中的關鍵位置，昭

君故事不論史傳或其他文學作品，在《漢宮秋》之前，幾乎沒有單獨針對

他們之間的帝妃情感層面多做描繪，我們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元帝見到昭君

 
13 馬致遠：《漢宮秋》第 2 折，頁 5。 
14 洪淑苓認為：「比起《琴操》、《後漢書》中昭君因不遇而怨，自動出列請求和番，《漢宮秋》

的安排，更加浪漫感人，它兼顧了兒女情長與社稷國家的雙重考慮，以一種『報』的觀念，

近乎『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也就是運用雄化的修辭，讓昭君把救亡圖存的責任攬在自

身，使她願意為國家也為所愛的男人勇敢奉獻犧牲。」參見洪淑苓：〈交換女人─昭君

故事的敘事、修辭與性別政治〉，《國文學報》第 34 期（2003 年 12 月），頁 190。 
15 向新陽、劉克任校注：《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67。 
16 同上註。 
17 馬致遠：《漢宮秋》楔子、第 1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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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色的驚艷之情與後悔之憾。因此元帝只是個見色心喜的君王，對昭君並

無深刻的情感投入。馬致遠為兩者增加了愛情書寫，因此調動了兩人初見的

時機，元帝因偶然聽見琵琶彈奏而得見昭君，從此兩人如膠似漆難以分離： 

（旦引宮女上，云）妾身王嬙，自前日蒙恩臨幸，不覺又旬月。

主上暱愛過甚，久不設朝。聞的今日升殿去了，我且向妝臺邊梳

妝一會，收拾齊整，只怕駕來好伏侍。（做對鏡科）（駕上云）自

從西宮閣下，得見了王昭君，使朕如癡似醉，久不臨朝。今日方

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宮看一看去。18 

馬致遠《漢宮秋》的抒情基調，使得愛情書寫成為必要，並且也成為多情

元帝在《漢宮秋》中最重要的存在價值。因為對昭君有情，所以才能衍生

出第三折昭君離去後元帝的孤單悽楚，以及第四折睹畫像而入夢卻因雁啼

夢醒的抒情極致。 

四、明代《和戎記》所展示的民間敘事審美旨趣 

《新鐫出像音注王昭君出塞和戎記》成書年代有不同說法，孫崇濤認

為此本是萬曆年間的改本傳奇，19但現今也有學者認為此本應為明代初期戲

文形式，20現今所見為富春堂本，共 2 卷 36 折。《和戎記》基本的故事以《漢

宮秋》為骨幹，但《漢宮秋》為文人手筆，《和戎記》作者為無名氏，以其

用字遣詞俚俗淺白，且多俗言市語，情節參雜神仙信仰且離奇多變化而觀

之，出自民間藝人之手成分居多。明代祁彪佳《遠山堂曲品》有著錄，列

入「雜調」評曰：「明妃青冢，自江淹《恨賦》而外，譜之詩歌，裊裊不絕。

乃被濫惡詞曲，占此佳境，幾使文人絕筆，惜哉。」21由祁氏所評亦可推測，

之所以認為此本濫惡，很可能因民間之手遣詞用字比較粗俗不入文人法

眼，故貶入雜調之中聊備一格。然而《和戎記》之所以被多種戲曲選本選

入並傳之久遠，且影響後世昭君小說的情節創作，即在於此本不以馳騁詞

藻為念，而是以情節之變化、人物增加且合於民間團圓審美旨趣為特點。

 
18 馬致遠：《漢宮秋》第 2 折，頁 4。 
19 參見孫崇濤：《風月錦囊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20。 
20 如張文德認為：「根據《和戎記》有十個折出已被嘉靖間重刊《風月錦囊》所收錄，再結

合其創作實際與劇本的體制規範、名物官制等情況的考察，完全可以判定，《和戎記》不

可能是宋元南戲，亦非明萬曆間改本傳奇，而應是明初戲文。《和戎記》撰寫成書的時間

約在明宣德至成化年間，或略前。」見張文德：《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上海：學林

出版社，2008 年），頁 164-165。 
21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收於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二輯》（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

籌備處出版，1974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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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文 36 折之長篇敷衍史傳只有寥寥三段的紀錄，《和戎記》創造了一個

比《漢宮秋》更為血肉飽滿的昭君故事。 

《和戎記》作者在敘事結構的完整考量下增加了三個部分： 

其一，增加角色。最大的改變是增加了王昭君妹妹王秀真、弟弟王龍

以及宮女蕭善音。如以《和戎記》的結局來看，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

圓結局，但出人意表的是並非昭君跟元帝團圓，而是昭君之妹成為她的替

身代嫁給元帝。真正的王昭君承接《漢宮秋》所給她的結局，投江全節而

死。但她死後託夢元帝，希望妹妹能代她而嫁，且王秀真跟昭君長得十分

相似：「寡人一見王秀真，果有御妻之顏色，龍顏大喜，就封賽君之職，與

寡人同掌山河，萬代太平國正。」22這個結局當然十分俗濫，妹代姐嫁讓人

瞠目結舌，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置於補恨團圓的審美觀念之下來看，世俗大

眾在看到這個結局之後，還是會有遺憾獲得補償的心滿意足，亦不失為大

團圓的一種變通方式，即使非昭君本身。弟弟王龍的增加，在《和戎記》

中以末行應工，其實作用不大，主要是輔佐功能，如緝拿毛延壽、陪同昭

君出塞及帶單于降書歸漢等情節。但是這個新增的角色卻在之後的昭君戲

曲作品中被沿用了下來，但改為以丑行應工，尤其是之後的戲曲舞臺上，

單齣演出的《昭君出塞》，王龍成為陪同昭君出塞場景中必備的配角。23此

外還增加了一位代昭君和親的宮女蕭善音，此為《和戎記》歧出的情節，

前此未有。番王索要昭君，臣中有人建議選取容貌與昭君相似宮女代嫁前

往沙陀，做為權宜之計，宮女蕭善音（貼）挺身而出願意代嫁： 

（生）宮娥蕭善音，儀容淡雅，顏貌端然，今就選你，你當一心

前去，（貼）奴家就去。……謝皇恩，躬身拜別淚珠零。念奴往

沙陀去，只願國安寧。拋家遠涉長安去，將身捨命報朝廷。24 

這位挺身而出的宮女，相較於《漢宮秋》中無用的群臣，毋寧天差地別，

甚至幾乎取代了昭君《後漢書》以來的女英雄形象。這雖是一個新添的角

色，卻有著悲劇的結局，她被毛延壽所認出並告知番王，番王大怒殺之。25 

其二，增加事件。《和戎記》中的敘事元素最特別的部分就是加入神仙

助力，這使得原本單純的史傳材料增添了超現實的神仙色彩。如第 10 折增

出太白金星，奉玉皇天神之命，賜予瑤琴幫助昭君，使她得以見到元帝並

 
22 無名氏：《和戎記》第 36 折，收於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古本戲曲叢刊二集》第

1 函（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 年）。 
23 例如：《綴白裘》中所收之《青塚記》、崑曲《青塚記》及京劇《漢明妃》等劇目。 
24 《和戎記》第 22 折，頁八。 
25 見《和戎記》第 2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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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被毛延壽點破儀容之怨；第 30 折太白金星因昭君自請和番（因代嫁計

策被識破，番王二次索討昭君），一片忠君愛國之心感動太白金星，決定變

化出一隻白雁為昭君傳信與元帝： 

（外上）善哉善哉，吃苦難捱。我今不救，等待誰來？吾乃上界

太白金星是也。無端觀見昭君受苦，他只為漢元帝安邦保國，獨

自到此雁門關，被胡人所害，必然守節身傾。不免分付此間土地，

來變化一只白雁，傳書送到劉王跟前。一表君臣之義，二全夫妻

之情，三顯昭君貞節，真個是感天動地。正是萬事勸人休碌碌，

舉頭三尺有神明。26 

第 33 折昭君投江殉節之前，託白雁將一封自訴衷情的書信交給元帝，以表

明她守節全義之心： 

（一封書）……騰空飛去賓鴻君，虧了昭君入海濱。我身待學浣

紗女，效取當年朱妙音。守節後來全大義，誰想烏江埋我身。世

間只有昭君苦，萬年千載播揚名。27 

此折連用四支曲牌給了昭君充足的抒情唱段，可以抒發此時她內心翻湧的

情緒，因為在此之後，她便投江自盡，當然補足了《漢宮秋》一人獨唱的

缺憾。太白金星的登場，讓本劇多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因果觀，這是

深植民間群眾的重要信仰元素，讓原本昭君的悲苦被神仙的體諒與不忍，

沖淡且稀釋了。這卻連帶使得戲劇的張力被削弱，滿足了觀眾獎善懲惡的

普遍心理，與《漢宮秋》孤雁驚夢所餘留的沉吟低迴，各有不同審美旨趣。 

其三，增加戲份。為了讓敘事衝突更加激化，《和戎記》除了延續《漢

宮秋》中負面角色設定外，還大幅增加了逆向阻力毛延壽的戲份，更重要

的是，讓昭君與之正面對決，有別於以往各本均由君王施行懲惡。本劇共

用了 14 折的容量完足毛延壽這個負面角色，使他能從頭壞到底，達到人神

共憤的境地。為了鋪墊角色的完整性，增加了毛延壽夫人一角，與延壽情

感融洽，但當點破畫像事蹟敗露，毛延壽不顧夫人苦求，拋棄她獨自逃往

沙陀國，夫人自盡而亡，點染出毛氏的寡恩無情。28昭君與毛延壽的對抗，

也是本劇新創的一大特色，先是毛向昭君索賄，王父不允，招喚昭君商議

對策，昭君自畫一幅儀容丹青，託人帶至帝前，給予了昭君不願妥協的主

動性。再是昭君最後還是挺身前往沙陀國，出城前主動與番王談條件，不

 
26 《和戎記》第 30 折，頁二十六。 
27 《和戎記》第 33 折，頁三十二。 
28 見《和戎記》第 12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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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殺毛延壽絕不出城，用計誘出延壽使其伏誅，並要親眼看到延壽頭顱獻

上方休，頗有《莎樂美》的意味： 

（丑）啟娘娘，俺這裡把毛延壽殺了，請進城。（旦）虜王，你

把毛延壽頭來，待我看。（丑）頭在此。（耍孩兒）讒臣今日遭刑

憲，遭刑憲，身落在番邦喪九泉，屍骸撇在湘江畔，首級兒高掛

城間。……口能言，舌又尖，千謀百計將咱貶，把朝綱混卻君王

亂，君王亂，害得我家敗人亡喪九泉。願你不得輪迴轉，墮在酆

都地獄，萬載不得升天。29 

《和戎記》型塑了一個復仇心強烈且有智計的昭君，與史傳、《吊琵琶》中

蒼白柔弱的平面形象大相逕庭，在敘事策略上成功的翻轉了昭君的定位，

使得她成為一個有愛有恨、積極主動血肉飽滿的人物。做為第一本長篇的

昭君戲曲作品，《和戎記》成功的將敘事視角移回王昭君身上，並向民間戲

曲創作的審美模式傾斜，情節多變、善惡二元對立、神仙果報觀念、愛情

書寫、角色性格強烈等，開創了昭君敘事的豐富性，使得之後的昭君故事，

不論小說、戲曲在情節的設計上或人物的塑造上，皆受其莫大影響。 

五、清代尤侗《吊琵琶》的他者敘事觀點 

尤侗《吊琵琶》完成於清順治 18 年，體裁大致維持雜劇格式，四折一

楔子。 

之所以會選擇昭君題材，起於尤侗對於《漢宮秋》的不滿： 

元人雜劇……關漢卿有哭昭君，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吳昌齡有夜

月走昭君俱未見，世所傳者獨馬東籬漢宮秋耳。漢元孱夫，妻子

被人奪去，何處更施麋面？東籬四折全用駕唱，大覺無色。明妃

千秋悲怨，未為寫照，亦是闕事，故予力為更之。30 

由此自序來看，尤侗站在昭君的立場為其叫屈，她的「千秋悲怨」馬致遠

並未予之發聲，反而幫漢元帝做了說客，因此意欲改寫另立新章。當然元

雜劇囿於一人獨唱，是體制上的限制，非馬氏之過。不過選擇以君王為主

述，的確顯露出馬致遠敘事角度的選擇，姑不論在選擇視角上的優缺點，

但《漢宮秋》是一部成功的抒情之作，自是無庸諱言。尤氏前三折在情節

鋪敘上與馬致遠大同小異，最大的分歧點在於他改以昭君做為敘事中心，

 
29 《和戎記》第 31 折，頁二十八。 
30 尤侗：〈《西堂樂府》自序〉，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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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將昭君的性格做了改變，成為一位性格強烈且敢於直面君王的受迫女

子，君臣幫昭君送行時，元帝說出漢弱胡強，為保社稷不得不送她出塞時，

昭君的反應與以往被形塑的被動柔弱，或是捨我其誰的英雄之姿形象截然

不同： 

（旦）陛下，你堂堂天子不能庇一婦人，今日作兒女子涕泣何益？ 

（紫花兒序）可嘆你無愁天子，小膽官家，薄倖兒曹。枉涕泣女

吳齊景，漫咨嗟娶舜唐堯。（駕）你豈不知嫁女和親，是先朝舊

例？（旦）先朝，金屋曾經貯阿嬌，到如今長門難保。只伴取玉

珥珠環，權告免鐵馬金刀。31 

昭君將帝王藉犧牲女性掩飾自己的無能予以大膽揭露，且直指元帝的軟

弱，並語帶譏諷的當面給與迎頭痛斥。她也揶揄送行百官： 

（旦）生受你每了。（天淨沙）可笑你圍白登急死蕭曹，走狼居

嚇壞嫖姚，但學得魏絳和戎嫁楚腰。32 

並力斥送和番詩想要錦上添花的群臣：「（旦）噤聲！虧殺你詩篇應詔，賀

君王枕席平遼。」33我們光是看到昭君此番態度，就可知尤侗所塑造的昭君，

擔負著一個被壓迫到極限，恨君王群臣無能，但又無奈且悲憤不得不從的

複雜心理。送行至玉門關，君臣掉頭回京，昭君所能面對的只有自己的形

單影隻：「（旦）你看，漢家君臣竟不顧去了，我昭君出得關來，好悽慘人

也呵。」，34也直接點出漢君臣的無情。 

第三折中，昭君投水後成為一縷幽魂回到漢宮，與元帝在夢中相見，

尤侗的寫法也與前此作品中幽幽泣泣的多情女子有很大不同，他呈現的是

一個身死心亦死的昭君，之所以來會元帝，為的不是互訴衷情，而是交代

君王記得她的付出並善待她的家人： 

（旦）妾不敢求別的恩蔭來，只望你漢天子略照管丈人家。謝了

聖恩，妾去了也。（浪裡來煞）提不起生死情，訴不了離別話，

臨行時只說句珍重慰官家。35 

 
31 尤侗：《吊琵琶》第 2 折，收於鄒式金輯編：《盛明雜劇三集》（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

頁 29。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 
34 同上註。 
35 尤侗：《吊琵琶》第 3 折，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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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尤侗此作並不著力於帝妃之間的愛情書寫，而是呈現出在一個

和親制度下，被犧牲者的憤懣與苦痛。 

除了上述的特色外，尤侗《吊琵琶》最大的創新，在於創造了一個並

非史官或劇中主角的他者角色，用第三人的旁觀角度陳述對昭君和親事件

的另一種看法，而巧妙的是他選擇了與昭君有同樣塞外生活經歷的蔡文姬

做為這個敘述者，又多加了一層與昭君精神共構的情景交融。雖然她們出

塞的原因不同，但同是身不由己的苦痛以及漢女子孤身異域的處境卻是相

同的。蔡琰在昭君夢會元帝後的第四折登場，做為一個後世的憑弔者，造

訪昭君青塚，對於漢朝後宮佳麗獨昭君經歷最為薄命，替她抱不平： 

（雁兒落）有一個平陽舞錦纏，有一個長信歌紈扇，有一個花絲

吸麗娟，有一個裙帶留飛燕。（得勝令）偏教你骨葬綠江邊，魂

斷黑山巔，白草黃沙地，梨花寒食天。吞毡，比持節蘇卿遠，沉

淵，似懷沙屈子冤。36 

將昭君比做蘇武、屈原兩位以節操見世的文人君子，尤侗已將昭君位置擡

高到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評價系統當中，他並且藉文姬之口，譴責了史筆對

昭君後續的書寫： 

（旦兒奠科）昭君，你投水而亡，生為漢妃，死為漢鬼。後人乃

云，先嫁呼韓邪單于，復為株絫單于婦，父子聚鹿，豈不點污清

白乎？（沽美酒）枉叫做司馬遷班孟堅，辱抹了衛姬引楚妃嘆，

他不肯抱琵琶過別船，幾曾見紅妝墨面，怎將漢宮人扭入匈奴

傳？37 

這樣用後世昭君故事來指責史官未免有些過當，但站在相信昭君未曾入胡

的文人立場上，尤氏這樣的書寫也是戲劇手段上的不得不然。劇末特意設

計了昭君感知文姬因感傷而摔琴，驚鴻一瞥的現身，引發文姬進一步藉昭

君而自吊的深層悲哀： 

（浪裡來煞）俺則聽蕭蕭石馬悲風戰，又則見啾啾山鬼陰風旋，

一似落月深山，夜哭啼鵑。自古道兔死狐悲，芝焚蕙嘆，暢好是

同病相憐。我今番漫把椒漿荐，怕不到一滴重泉，則下回來，那

得有心人再向文姬唁。38 

 
36 尤侗：《吊琵琶》第 4 折，頁 34。 
37 同上註。 
38 同上註，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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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古傷今」可以說是《吊琵琶》的核心，文姬藉由憑弔昭君而自傷，尤

侗藉由文姬弔昭君而自傷，雖然出於對馬致遠敘事的不滿而寫，但是尤侗

卻在第四折仍用了《漢宮秋》第三折為後世所傳唱不已的名曲【梅花酒】

加【收江南】做為全劇的收尾，我們可以看成是向馬致遠較勁，但換個角

度而言，也不失為是一種向馬氏致敬方式吧。 

六、五四時期《王昭君》中男性視角下的女權敘事 

五四時期西方文學及社會觀念的大量接收及湧入，直接影響了身處這

個劇變下的文人階層，也包含當時的戲劇創作者。郭沫若曾於這個期間寫

出了《三個叛逆的女性》話劇劇本，其中擇取王昭君、卓文君、聶嫈三位

歷史女性角色做為他表述「婦女解放」概念的對象，並且以此為重要的演

示範例。他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一文中，明白的揭示了這

三個劇本創作的核心意圖： 

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經有了幾千年，現在是該她們覺醒的時候

了呢。她們覺醒轉來，要要求她們天賦的人權，要要求男女的徹

底的對等，這是當然而然的道理。39 

郭沫若將一個被壓迫者一改其服從性格（不論是帝王的權力還是愛情），而

成為一位有主見且不屈從（帝王或男性）的叛逆女性，顛覆了傳統中國婦

女需謹守的「三從四德」美德。40王昭君的形象在此劇中被刻意做出了大幅

度的改動，由原本史傳中的無聲物化完全掙脫出來，昭君不畏毛延壽的威

脅，不屈從於她被醜化後可能終身在冷宮中渡過的悲慘命運，這是她的第

一次叛逆，亦是作為一個女性，並且是貌美女性自我意識的一次覺醒。郭

沫若將之稱為一個獨立人格的覺醒： 

 
39 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本文原收入 1926 年 4 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之

《三個叛逆的女性》，現收於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6 年），頁 134。 
40 郭沫若有意識的要以劇本來教育當時的女性，不要再被舊式社會規範的理想女性道德模式

所苑囿：「在舊式的道德家看來，一定是會詆為大逆不道的，─你這個狂徒要提倡什麼

『三不從』的道德啊！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罷，凡在一種新

舊交替的時代，有多少後來的聖賢在當時是視為叛逆的。我懷著這種想念已經有多少年

辰，我在歷史上很想找幾個有為的女性來作為具體的表現，我在這個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

的《卓文君》和《王昭君》。」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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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如今是該女性覺醒的時候了！她們沉淪在男性中心的道德

之下已經幾千年，一生一世服從的個乾乾淨淨。她們先要求成為

一個人，然後再能說到人與人的對等的競爭。41 

他將原本史傳中的帝王主體轉移到一個被壓迫的女性主體身上，這種壓迫

包含階級以及性別，並讓她意識到做為一個獨立的「人」所應有的自決與

自尊。因此為了適合這樣的主體再造，重新打造了可以豐富及烘托主體的

角色與情節： 

《王昭君》這篇劇本的構造，大部分是出於我的想像，王昭君的

母親和她的父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人，毛淑姬和龔寬也是假想

出來的─龔寬這個人的名字在歷史上本來是有，他是與毛延壽

同時的畫師，但不必一定是延壽的弟子。他和淑姬的關係不消說

更是想像中的想像了。但是這些腳色都是陪襯的人物，我作這篇

劇本的主要動機，乃至是我主要假想的，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

旨自願去下嫁匈奴。42 

郭氏增加了王昭君的家人及毛延壽父女還有他的徒弟龔寬這些角色，並且

採用了正反二元化的角色設定，劇中王昭君的家人皆為被君王制度所宰制

的階層，並且除了昭君的父兄，其他所有男性角色皆為負面形象。毛延壽

重色重利、漢元帝及龔寬皆為重色取向；43女性角色如王昭君、昭君之母、

毛延壽女兒毛淑姬等都保有良善的人格特質，其中突出了毛淑姬這個角色

對於昭君的同理心，以做為跟毛延壽之善惡對照。不過，在毛延壽的角色

設定上，我們可以看得出郭沫若將他原本畫師「求真求肖」的職業準則掛

在嘴邊，但實質上卻是向「求利」屈服靠攏，他回應女兒淑姬對於他的質

疑時說： 

我們畫畫，尤其是我們畫人物畫，第一總要畫得像，要像就是真，

真到毫髮畢肖，那便巧奪天功了。你曉得嗎？空空洞洞地亂想是

 
41 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頁 136。 
42 同上註，頁 140。 
43 以元帝而言，郭氏在劇本中將他初視昭君的真正美貌畫像時所展現的驚訝，毫不掩飾的描

述出來：「啊，好一幅美人畫！這畫的是什麼人呢？……這是畫的奔月的嫦娥？……是浣

紗的西施？……是為雲為雨的巫山神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見過這樣美貌的女

子！這到底是什麼人畫的？這畫的是什麼人？」，見《三個叛逆的女性》頁 75，收錄於《郭

沫若全集》。而之後他的不捨，也只是片面責怪毛延壽沒有如實將昭君的畫像呈現給他，

以至於一位美女他卻眼睜睜的只能看不能享有：「他真誤我不淺！有這等美貌的人，我怎

捨得她去嫁匈奴呢！」見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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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東西的，無論如何總要像，要像，要像，我向你說二十四個

「要像」，除此而外都是不實在，都是假。44 

但是當他面對昭君的美色時，卻展露出他男性原始的欲望，他也不希望昭

君適胡：「王昭君，腥羶的北風從沙漠吹來，……黃沙遍地，人如野獸，茹

腥逐羶，淫如山羊，狠如犬狼，穹廬卑陋，……王昭君，那兒的淫風也在

向你淫笑。」，45他用威脅的方式想要一親昭君芳澤，卻換來重重的掌摑。

這點讓郭氏所塑造的毛延壽多出了人性本質惡性面向的呈現，超出了以往

僅平面描寫毛延壽是一個「壞人」的刻板寫法。 

至於王昭君，郭氏強化了她個性上的倔強質地，這一點可以說是承接

了范曄《後漢書》中的昭君形象，《後漢書》中雖沒有明言昭君這項個性特

質，但是我們可由敘述中：「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

令求行。……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46推知，

這個無聲的女性有著一種不服輸的報復性格。郭沫若抓住了這個特徵加以

擴大：「王昭君這個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強的個性。……我

從她這種倔強的個性，幻想出她倔強地反抗元帝的一幕來。我想我的想象

怕離事實是不很遠的罷」。47《後漢書》中對於昭君的側寫，透過史筆的視

角，她將最美麗的自己在漢帝及眾臣的大會中展現出來，可能是第一次亦

可能是最後一次。這個側寫極大化了她性格中倔強的表現，而成為一種自

棄式的叛逆！因此郭氏上承《後漢書》這段動人的描述更加重筆勾勒，並

與他設定的叛逆女性做出結合： 

王昭君不消說不會喜歡嫁給匈奴，她之從嫁匈奴只能作為自暴自

棄的反抗精神解釋，不然以她那樣倔強的個性，她在路上也可以

如像馬致遠《漢宮秋》裡所想像的一樣尋個自盡了。愈倔強的人

愈會自暴自棄，要使她倔強到底，那由元帝挽留她的一幕是不能

不想像出來，但這樣一來我又把王昭君寫成一個女叛徒，她是徹

底反抗王權，而且成了一個「出嫁不必從夫」的標本了。48 

因此，當漢元帝阻止昭君主動去找匈奴單于時，郭沫若藉著昭君之口，用

了一段長篇大論的臺詞，痛斥了幾千年帝制下，對於人民的奴役及宰制： 

 
44 見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頁 65。 
45 同上註，頁 81。 
46 范曄：〈南匈奴列傳〉。 
47 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頁 140。 
48 同上註，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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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深居高拱的人，你為滿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

子來恣你的奸淫，你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

弟去填豺狼的欲壑！如今男子不夠填，要用到我們女子了，……

你的權利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你今天不喜歡我，你可以把我拿

去投荒，你明天喜歡了我，你又可以把我來供你淫樂，把不足供

你淫樂的女子又拿去投荒。……你丑，你也應該知道你丑！豺狼

沒有你丑，你居著的宮廷比豺狼的巢穴還要腥臭！49 

這段批判，完成了郭氏將王昭君做為叛逆女性代表之一的核心論述。他沒

有延用馬致遠所給與王昭君的感傷結局，因為到頭來感傷的發言權還是在

於男性，在此郭氏讓昭君自己發聲，挺身叱責了地位崇高的君王，於此同

時，昭君的位置也得以提升與元帝平等甚或是更高於元帝。 

馬致遠筆下的王昭君，為了守住對於漢元帝愛情的忠貞，用投崖自盡的

死節方式，完美了整個女性被政治被愛情所犧牲的神話。因此「死」這個結

局往往成為類似故事的最佳結局。唯有一死，政治的協議被達成了；也唯有

一死，愛情的純淨被保全了。但是這樣為了敘事理想而扭曲史實，並不是適

用於所有的歷史女性，其中最著名的除了史傳中的王昭君之外，還有蔡文

姬。郭沫若也注意到了在所謂道學家眼中的蔡琰，是如此的「不完美」： 

蔡文姬陷入匈奴左賢王，替胡人生了兩個兒子了，曹操後來遣發

使臣去以厚幣金璧把她贖了回來，她一生前後要算是嫁過三嫁，

中間的一嫁更是化外的蠻子。所以她在道德家，如像朱熹一樣的

人看來，除她的文才可取之外，品行是「卑不足道」的，頂「卑

不足道」的要算是她「失身陷胡而不能死節」了。50 

郭沫若的《王昭君》，選擇了在五四時期頗為流行的唯美主義式的結局，昭

君主動帶著淑姬走了，51奔向匈奴的陣地；毛延壽被漢元帝所殺，且向昭君

獻上了他的頭顱，但昭君並未因此而被說服留下。最後被留下的只有一個

失去所有的君王，並艷羨著毛延壽曾被昭君掌摑的頭顱： 

啊！延壽，我的老友！她披打過你的，是左臉嗎？還是右臉呢？

你說吧！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惠留著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

 
49 見《三個叛逆的女性》，頁 88。 
50 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頁 142。 
51 女性的出走，是五四時期許多中國劇作家學習了歐洲寫實主義戲劇開創者易卜生《玩偶之

家》所賦予女性的共同結局，其中包括胡適《終身大事》、歐陽予倩《潑婦》、熊佛西《新

人的生活》等，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用來鼓

勵女性應走出依附於男性的傳統社會定位，進而能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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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我要把你畫的美人掛在壁間，把你供在我的書案上，我

誓死不離開這兒，延壽，你跟我到掖庭去吧。52 

前文在討論《和戎記》時，編劇者已將王昭君的形象有所修改，她堅持要

取下毛延壽之頭，方能解恨。而郭沫若承接了相似的手法，但將同樣情節

轉嫁於元帝，兩者都相似於唯美主義的歐洲劇作家王爾德所創作的劇本《莎

樂美》中，希律王向莎樂美獻上施洗者約翰的頭顱。 

七、現代戲曲小劇場《青塚前的對話》的後設新詮釋 

2006 年由王安祈編劇的京劇小劇場《青塚前的對話》在臺灣演出，此

劇劇幅短小，但卻超越了前此以往對於昭君故事的書寫模式。本劇未設確

切的時間背景，只標誌了發生場域在昭君的青塚墓前，前節已述在昭君故

事中加上文姬的憑弔，是由尤侗的《吊琵琶》首開其端，此劇前承尤氏概

念，但所不同的是尤侗的昭君在舞臺上只是文姬的驚鴻一瞥，但《青塚前

的對話》卻讓昭君尤頭至尾實際現身，並進行了一場與文姬由相互慰藉、

相互探詢乃至到相互咒罵的女性私語。劇中另穿插江上漁婦一角，做為對

話的引發點─夢境，以及場面穿插的構合者。劇作家將時空架空以便於可

以自由開展昭君、文姬戲劇行動及語言的各種可能性。在江上漁婦的夢境

中，昭君、文姬在塚前相遇，彼此問詢： 

昭君：打從何方而來？ 

文姬：黃沙盡頭。 

昭君：要往何方而去？ 

文姬：京城。 

昭君：妳的終站原是我的起始。 

文姬：我的終站也曾是我的起始。 

昭君、文姬（遙望前方，同白）：京城、上郡、西河、朔方、五原。 

文姬：五原、朔方、西河、上郡、京城。53 

 
52 見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頁 90。 
53 王安祈：《青塚前的對話》，收於王安祈：《絳唇珠袖兩寂寞》（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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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展開兩人各自在歷代文人書寫中的情境反芻，並加入漁婦時而抽離、

時而融入的涉入接唱： 

漁婦：不知青春何模樣，老之將至又何妨？匆匆逝水如流光，於

我又何妨？一場虛妄！54 

雖然劇中對於兩人各自的被文學書寫有所點染，但實質上卻是為了「打著

文學反文學」，對於歷來的文人書寫進行了一場嬉笑怒罵後設式的嘲諷： 

昭君：是啊，千古絕唱，是那文人自作多情的千古絕唱，不是我

的。那些騷人墨客，以我為題材，寫了許多我的愛情，愛情？畫

像的愛情？美色的愛情？我要的是一茶一飯、一几一坐，共同的

生活。左賢王的怨怒，只因難捨妳與他的一茶一飯、一几一坐，

我呢？誰會為我怨怒？那漢王也曾怒斬毛延壽，但那畫工的生死

禍福與我何干？我這一生終是飄零。55 

王安祈做為一位女性劇作家，將昭君的想望落實在一個平凡女子的人生之

上，但是這個平凡的人生是文人不會給予昭君的，文學性的抒情與戲劇性

的敘事張力，才是他們的一脈追求： 

昭君：那些文人，怎會歌詠在胡地快樂逍遙的昭君？歷代文人，

非但要把自己弄得窘迫不堪，凡被他們選眾入詩的，也俱都是些

苦命之人。他們要昭君一路哀傷，他們說：「千載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他們要昭君一過疆界立即自盡，他們說這

叫全節盡忠、民族典範；他們還要昭君「環珮空歸月夜魂」，進入

漢王夢境，成就個多情的君王。昭君若是喜歡留胡，那些失意不

遇的文人，又怎能藉古喻今呢？我不希罕什麼留名千載，只是若

無有這些篇章，便無有昭君；而篇章越多，昭君越是四分五裂。56 

作者在此已接近幾乎自己現聲，為昭君這個存在於文學書寫中的角色做出

反思與詰問，但不可否認的，多層次的文學覆載，成就了原本只是個歷史

名詞中的昭君形象，作者在劇中想將昭君回歸為一個女人的本質，對於那

些男人筆下隱喻自身多舛的昭君，做出了直白的剖析與文學想像的撥離。57 

 
54 王安祈：《青塚前的對話》，頁 289。 
55 同上註，頁 293-294。 
56 同上註，頁 295-296。 
57 王安祈自言：「……我試著以『後設』筆法安排王昭君與蔡文姬的跨時空對話，藉由『女

性議題』卻欲對『文學的創造力與矯飾性』作一番辯證，進而究詰歷史／人生的虛實真幻。」

見王安祈：〈昭君與文姬的心靈私語〉一文，收於王安祈：《絳唇珠袖兩寂寞》，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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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劇最有趣味也是最為創新的部分是劇末昭君與文姬的相互嘲諷與咒

罵，不但將兩人「中國文化傳統裡兩幅蒼涼美麗的圖像」58一把撕碎，甚至

跌落塵埃至近乎潑婦式張牙舞爪的不堪樣貌： 

昭君：好一個千秋大業、文化使命！ 

文姬：好一個文人想像、民族典範！ 

昭君：分明妳吃喝拉撒、生活不慣，一心想回長安吃精緻的、穿

乾淨的！ 

文姬：分明妳口味腥羶、重鹹重辣，一心想留在胡地吃一輩子的

生鮮牛羊！ 

昭君：入境原本要隨俗，隨遇而安是英雄！ 

文姬：餐飯之間顯性情，飲食品味見文化，妳這沒文化的失節

不倫！ 

昭君：與其冷宮孤單一世，不如胡地兩度春風，什麼失節不倫！ 

文姬：妳嫁的是父子兩代，這叫父死子續、前仆後繼！ 

昭君：妳歸漢後再嫁董家，這叫穿梭兩地、胡漢通吃！59 

…… 

全劇在兩個女子的互揭瘡疤中，進入最後的語言交鋒。其實透過咒罵，顯

示作者坦然接受了史書中對於昭君入胡後的敘寫，不再承續歷來抒情文人

最終賜其一死的情節模式。然而此時作者卻藉由漁婦的轉醒，將喧嘩戛然

而止，並收束在「說長道短終何用，虛實真假總成空。」60的喟嘆之中，頗

有金批《西廂記》的旨趣。王安祈的後設書寫，給予了昭君敘事一個全新

的觀看模式，顛覆了以往文人以「憾恨」為核心的敘事傳統或是民間敘事

以情節變化為追求的審美取向，甚至對於古典文學中的昭君書寫進行了犀

利的嘲弄。然而畢竟作者本身亦為劇作家，並不能完全擺脫「文人」或「文

學」的終極原型，即或如此，《青塚前的對話》對於昭君敘事策略的突破，

還是難掩其熠熠光芒。 

 
58 王安祈：《絳唇珠袖兩寂寞》，頁 46。 
59 王安祈：《青塚前的對話》，頁 299。 
60 同上註，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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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魯迅認為：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

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

會裡，女人是絕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

負。但向來的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

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61 

這是以現代女權角度對於歷史中昭君故事男性書寫的強烈批判，不過就因

為敘事角度的多元性，造就了昭君故事及形象的眾聲喧嘩。也由於史筆所

留下來大量的敘寫縫隙，後人才因而可以踵事增華為昭君故事增添許多想

像與摹寫。由史傳到舞臺，我們看到馬致遠所塑造的多情元帝；民間《和

戎記》對於團圓結局的無限想像；尤侗《弔琵琶》的藉情自傷，至五四女

權取向下郭沫若的《王昭君》，以及當代王安祈《青塚前的對話》對於男性

文學敘事的辛辣嘲弄。歷代對於昭君故事的敘事覆寫重心隨時間而移轉，

但不變的是一個跨越時代而被不停述說的鮮活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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